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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前后，老周就再没出岛放蜂了，

一是外面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二是常年在外

家人总还是会担心。“其实不出去也没什么，

毕竟家乡的花儿也够蜜蜂们忙碌的。”老周

说，从那时开始，他就带着他的蜂箱辗转小

沙、白泉及马目农场等地追花逐蜜，继续着

他的“甜蜜”事业，最多时蜂箱有近200个。

后来，老周在马目农场附近弄了个养蜂

场。因为那里有大片的橘子树，采完橘子花

蜜，小蜜蜂们还能在周围采集各种山花蜜、

野花蜜。“我的蜜蜂真的聪明，它们可以在蜂

场周边4公里范围内准确飞回家，所以我对

它们都很放心。”

更为神奇的是，老周的这些蜜蜂回家

后，连蜂箱都不会走错。“最多的时候一个蜂

箱内大概有1万只蜜蜂，它们彼此都‘认识’，

一旦有个别笨一点的走错门，它们也会将其

驱赶出去。”老周笑着说。

养蜂最开心的事可能就是取蜜了，但取

蜜时也一定要算准确为蜂群留足口粮。“虽

然用白糖水饲喂蜂群也是替代的方法之一，

但毕竟白糖没有蜂蜜那么有营养。”老周说，

即便是用白糖水饲喂它们，也要把浓度调高

一些，“一斤白糖最多配半斤水，再不能多兑

水了，否则太稀蜂群会因为营养不良受到伤

害，甚至导致他们出逃。”

老周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蜜蜂的关

爱。或许40多年的相互陪伴里，老周也早已从

“蜂言蜂语”中感受到蜜蜂对他的情深意切。

几年前，老周的老伴劝他别养蜜蜂了，

毕竟孩子们也都大了，家里的生活也还不

错，可是老周却还是舍不得。于是他把蜂场

搬到了离家更近的岑港街道桥头村。现在，

每天早上、下午各一次，他都要骑着他的小

摩托去那个养蜂场查看一番。

有个头大的毒蜂来了，他会第一时间拍

死它们，以免蜜蜂受到伤害；日头毒了，他会

把蜂箱搬到树阴下；除螨期到了，他就赶紧备

下相应的药物，为蜜蜂除螨防害、抵御风险。

从年轻小伙到古稀老人，老周坚持几十

年养蜂且从未放弃，除了赚钱养家更多的就

是因为热爱了。“现在老了，原本应该享享清

福了，可是养蜂这件事好像早已融入我的生

命，或许这也是一种难断的情缘吧。”

如今舟山本土的养蜂人已经越来越少，

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老周坦言，造成这

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蜂产品价格下

跌，养蜂收入减少。再者，养蜂毕竟是个辛苦

活，也是一门技术活，能坚持下来的人本就

不多，能做好的就更少了。

“蜜蜂的一生都在追逐花期，忙忙碌碌。

它们在采蜜期虽然就只有40天的生命，却也

绽放了自己的光彩。”老周说，所以只要能

动，他就还想接着养蜂，“这或许就是我从蜜

蜂身上学到的一点东西吧。”

爱自由，更爱与蜜蜂在一起的日子

一位舟山养蜂人和他的“蜂”花雪月
□记者 李伊娜 文/摄

老周名叫周善康，定海双桥街道碶头

村人。自家中的院子里养着四五十箱中蜂

（本土蜜蜂），他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盘了

个1000多平方米的养蜂场，养着七八十箱

意蜂（意大利蜜蜂）。

年过古稀的他，照料蜜蜂乐此不疲，

每隔几天，他都会细观排排蜂箱，徒手轻

举巢框，查探蜂王、蜂子的状况。

谈到如何把蜂养好，老周脱口而出：

“蜂不离人，人不离蜂。”蜜蜂跟着花期走，

养蜂人也一样。年轻的时候，老周先是在舟

山境内追花养蜂，后来又开启了出岛放蜂

的步伐：每年3月到四川成都，追逐平原上

金黄色的油菜花；之后再去安徽，赶采盛放

的紫云英；进入5月，北上山东采洋槐、苹果

花蜜；6月进黑龙江大小兴安岭，采蒲公英、

毛柳等直到10月……看上去这是一段花

香满径、甜蜜芬芳的迁徙旅程，但带着蜂

箱，追赶花期其实是一条充满艰辛的人生

路。老周说，苦、累但也乐在其中。

追花、放蜂、采浆，周而复始，40多年

的养蜂生涯早已让蜜蜂融入老周的日常生

活，如今，虽然没有年轻时养得那么多了，

但依然是他“蜂”花雪月的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的紫微（现属

于定海区双桥街道），是舟山重要的农业乡

镇，主要种植水稻和棉花。棉花开花时节，老

周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宁波大榭的养

蜂人，姓倪。他想借老周家宝地放一个月蜂，

老周的母亲欣然允诺。

当时20出头的老周怎么也想不到，这位

养蜂人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一个月每天生产

队下工后，他就会围着倪师傅问东问西：“一

个蜂箱里究竟有多少只蜜蜂？”“蜂王和蜂王

见了面会不会打架？”……或许就是这一个

个天马行空的问题让老周逐渐认识并喜欢

上了蜜蜂。“要不是倪师傅的到来，也许我一

直会是个种地的农民，不会和蜜蜂有什么交

集。”老周感慨着。

之后的几年，倪师傅每年都会来老周家

放蜂。慢慢地，老周被倪师傅这种自由的生

活所吸引：“那时还真觉得养蜂的日子挺美

的，带着一群蜜蜂这跑跑那跑跑，还都是去

那有花海的美丽地方。”

养蜂吸引老周的，除了那种自由的生

活，还有来源于小小蜜蜂的感动。“总说是人

养蜂其实是蜂养人。蜜蜂辛苦酿的蜜被养蜂

人卖钱养家糊口，养蜂人家的孩子跟别家

比，还多了一份特别的营养品和甜味来

源———蜂蜜。”

1973年的初夏，倪师傅又来他家放蜂。

“那年，我哥花30多元钱从他那里买了一箱

蜜蜂，准备养蜂。”老周有点兴奋地说，“30多

元是当时我哥在生产队里一个半月的工分

呢，但为了养蜂也值了。”

原来不仅是老周受倪师傅影响，老周哥

哥也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养蜂在

当时来看收益确实不错，毕竟能多出一份副

业挣钱养家怎么着都是一件好事。自此，兄

弟俩开启了的养蜂副业，他们的蜜蜂也从起

初的几箱变成了十几箱，又变成了几十箱。

养蜂可远远不是圈一块地、放置好蜂

箱，就可以坐等收蜜那么简单。天热要为蜜

蜂洒水降温，干旱又要给这些小家伙喂水，

天气转凉要做好蜂箱的保暖，最重要的是得

学会育好蜂王、防好病害、管好蜂群等实打

实的技术活。“最近我就时时惦记着化些糖

水放进蜂箱，在无处采花酿蜜时期，为蜜蜂

们补充体能。”老周说。

刚开始倒腾蜜蜂的那两年，为了了解蜜

蜂习性，也为了掌握养蜂技术，老周没少被

蜇。“蜜蜂好像特别喜欢钻黑洞洞的地方，我

的鼻子、耳朵是它们爱去的。不过，一般它们

都会慢慢退出来。”老周说，他好像天生对蜜

蜂有免疫，被蜇后虽然痒但都不太痛，而且

肿得也不夸张。慢慢地被蜂蜇多了，肿起来

的面积越来越小，消肿时间也越来越短。

养蜂经验丰富之后，他跟随他哥第一次

出岛放蜂，让一直是家庭副业的养蜂变成了

主业。“都说养蜂人就是追花者。自那以后，

我就带着我的蜜蜂踏上了舟山境外的追花

之旅。” 1985年，老周有了七八十箱蜜蜂，这

是他在舟山本岛追花十多年的成果。

对养蜂人来说，迁徙就是常态，追花就

是生活。因为只有不停迁徙，才能守住每一

片初晴花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周开

始了追花的远途迁徙之旅，也体会到了出岛

放蜂的万般辛劳。

老周说，他们出岛放蜂的路线一般分为

“半线”和“全线”。“半线”是每年3月采完舟

山油菜花前往苏州，往北到达苏北一带，继

续采油菜花；持续到5月，北上山东采洋槐、

苹果、花椒等的花蜜；6月进黑龙江大小兴安

岭，采蒲公英、毛柳、油菜花等直到10月，赶

在大雪来临之前结束回乡。

“全线”则不回乡，改在北京过冬。1月到

四川，繁殖两个月的蜜蜂后，赶采3月成都平

原的油菜花；将近一个月后再去安徽，赶采

那里的油菜花以及紫云英；然后再到山东、

黑龙江等地继续追花采蜜。

“每年3月的成都平原，大片的油菜花流

着金黄色的蜜，吸引着众多养蜂人。”老周到

现在都未曾忘记那满眼的黄色花海，当然也

对追花的艰辛记忆犹新，“我和我哥会用船

先把蜂箱运送至宁波，再和其他两家养蜂户

一起合租一节火车皮前往四川成都，赶在油

菜花盛开前到达那片平原。”

赶火车是当时追花养蜂人普遍的运输

方式。那时，老周每到一个地方养蜂，都要事

先掌握好火车车次，还要联系好运输队。每

从一个蜜源驻扎地到火车站，他都得先把蜂

箱抬到汽车运输点，由汽车运到火车站后再

把它们一一放进车厢。老周说一个蜂箱重20

多公斤，他用扁担一次只能挑起两个。

“确实是累。我和我哥总共 100多箱蜜

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下装搬一次。”老周

一边回忆一边说，有时挑着蜂箱走到最后两

条胳膊都没感觉了，但是再累也得坚持，因

为火车不等人，怎么着都得把蜂箱按时挑上

火车。

那时他们都会在火车车厢一角搭起个

小帐篷，困了就挤在一起睡，饿了就吃点随

身带的口粮，直到把蜜蜂护送到目的地。

“每次出岛放蜂前，我们都会事先与当

地供销社或土产公司联系，安排好放蜂地点

以及蜂蜜收购事宜。”老周说，放蜂地点附近

要有充足且相对连续的蜜源，而且最好在村

庄或者矿井旁，便于生活给养，“到达放蜂点

后，我们就搭起帆布帐篷，开始和蜜蜂一起

忙碌了。”

最让老周记忆深刻的是每年在大小兴

安岭的四五个月，因为在那里可以一边养蜂

一边在帐篷附近开荒种菜，土豆、豆角、大白

菜等都有种过。“我们还会去山里采点木耳

或蘑菇什么的，这样大家的吃食就能丰富一

点。拿不准某种蘑菇或别的什么东西能不能

吃时，我们还会向当地人请教。”

老周说，他曾去过的那些放蜂点，当地

人都对养蜂人比较友好。养蜂人之间也因为

统筹安排以及礼让，从未发生过争抢地盘或

蜜源的问题。“我出岛放蜂的10年里，虽然旅

途艰难、吃住辛苦，但遇到的人大都良善，也

没有经历什么太大的风险。”老周笑着说，走

的地方多了，人也变得更加豁达乐观，直到

现在他都很怀念那些苦乐参半的自由日子。

缘起 一位“不速之客”的影响

回乡 坚持养蜂，不离不弃

追花 从岛内到岛外，既自由也艰辛

打蜂蜜的桶子

蜂箱

老周和他的蜜蜂


